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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青敷彩 翰墨飘香
■记者 周琳

6 月 13 日上午，由五角场街道、复旦大
学老干部处、杨浦区军休中心干休二所联合
举办的社区、校区、营区“三区”离退休老干
部“学习宣传十八大精神”书画摄影展，在五
角场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开幕。

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
的开局之年，也是实施“十二五”规划承前启
后的关键一年，在举国上下放歌未来的时
节，五角场街道牵头组织了此次活动，向“三
区”离退休老干部征集讴歌党的丰功伟绩、
赞美科学发展观、颂扬美丽中国梦等主题的
的原创书画、摄影作品。

据五角场街道老干部科负责人介绍，共
有来自“三区”的50多名老干部踊跃报名，创
作了70多幅书画作品和60多幅摄影作品参
与展览。他们都是对党有着深厚感情的老
党员、老干部，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了一
生，如今虽已退休，古稀之年坚持学摄影、练
书法、勤作画，把对党的追求、信仰和崇敬之
心凝集于笔端、倾情于画作、聚焦于镜头，创
作出一幅幅凝聚生活感悟和对祖国变迁感
受的艺术作品，展现了他们对党的拳拳之心
和殷切之情，展示了昂扬向上的夕阳风采和
精神风貌。

“我们这些一辈子跟党走的老党员、老
干部，能够通过自己创作的作品歌颂党，表
达感恩之心，心情十分激动。”88岁的离休老
干部胡美芳表示，多年来，社区（街道）党工
委对离退休老干部给予了无微不至的细心
照顾，在“四个就近”方面搭建平台、创造条
件，让“三区”老干部感受到“老有所学、老有
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她和其他老干
部们将一如既往地在精神文明建设、关心下
一代、创建和谐社区等方面发挥作用，为十
八大提出的“两个百年”目标再作贡献。

据悉，书画摄影展时间为期一周，从6月
13 日到 19 日，展览时间为每天 8：30－16：
30，广大居民可在此期间前往五角场街道社
区文化活动中心观摩。

五角场“三区”老干部“学习宣传十八大精神”书画摄影展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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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故事

意犹未尽

春韵 ■邹木康

世相百态

患癌,却做好梦

靠近，认知你的

农民工要离婚

又闻荷香

旅游日记

在邓丽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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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浦 文

患癌，是很不幸的事。我患癌
症后，却连做好梦。

我的癌症可谓突发。今年4月，
我随十来位文朋诗友去完成多年的
夙愿——台湾环岛游。没想到海岛
比沪上阴冷得多。没带外套受了风
寒，在阿里山蜿蜒曲折的山路上，随
便吃了粒榴莲糖，居然呕吐难忍，从
此竟倒了胃，每天以茶水当饭。返
沪后去杨浦区中心医院检查。医生
坦言：已不是早期！建议转院。上
瑞金医院，得知自己胃癌晚期且已
转移至肝。手术没有把握，暂且先
化疗，一天十来小时吊针，吃了要
吐，一个多月瘦了二三十斤。不幸
之中大幸的是，睡眠尚可，没做过凶
梦、恶梦。

我年轻时遭遇“文革”，噩梦不
断：“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
混蛋”是我的梦魔；“知识青年到农
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
必要”的锣鼓喇叭声，常让我梦坠悬
崖，一身冷汗，心悸不已……十一届
三中全会后，我个人的命运也有所
转折，父亲右派之案得以平反昭雪，
我重返沪上后，在“开放大学”自学
成才，进了沪东工人文化宫搞群众
文化工作。尽管“蹉跎”十年，起点

已晚，但我接受当年流行的“减去十
岁”的说法，心想凭我身体尚好，来
日可追。2011 年退休后，我勤读文
献、广游南北，企图突破以往文章的
局限，在文学与思想品位上更上一
层楼。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尽管
时下头脑尚清醒，但癌症的“短板”
已是无法回避的现实，“木桶理论”
再显神威！

遗憾总是难免的，但我没有哭，
哪怕在私下。我要直面癌魔，笑傲
死神。倒是老婆泪湿枕巾，平日老
夫老妻出门，彼此或前或后，或右或
左，始终保持二三十公分“距离”。
大病后，她怕我严重贫血会跌到，形
影不离搀扶着我，为我擦背洗脚
……这使我睡梦中不时穿插起我们
初恋时的“镜头”：在定海桥上相亲；
在杨浦公园蒙蒙细雨中同伞并肩；
在东宫小花园夜色朦胧的石板凳上
牵手说悄悄话……

尽管身体受着折磨，我梦见不
到 3 岁的小外孙还是那么活泼、可
爱，女儿、女婿是孝顺的，亲友对自
己非常关心。更让人神奇的是，我竟
梦见台湾这艘“航空母舰”竟向大陆
缓缓驶近……血浓于水，相信两岸融
合，势在必行。

但愿天底下不幸的人啊，还能
享用好梦!

■紫颜烟雪 文

又到考试周了，心里多多少少还
是有些纠结的。

很多时候，真想我是做试卷的一
个，而不是现在坐在窗前绞尽脑汁出
题的人。题简单了，领导不同意；题
难了，学生不同意；难易恰好，似乎只
是一句空话，总有些平日里不学习的
人把你的简单摧毁得面目全非。

授课的班级里，学生分成两类。
一类，上课的时候紧靠着后排的

座位就坐，上课的时候或睡觉或看小
说，也或者闲聊，我于他们，只是一个
路人，就是走近他们的身边，他们也
懒得抬一下眼皮。我对他们，是从心
底里反感的，自己都放弃自己的人，
还指望谁去拯救他们？这类人，大都
是男生。还有一类人，上课紧紧地靠
前排坐着，我讲的时候，她们会睁大
眼睛，做出一副认真听的模样，等到
我激情昂扬地讲完，问她们听懂了

吗？她们只是摇摇头。或许，她们只
是谦虚吧！这类人，多数是女生。

令我大跌眼镜的是，每次考完试
后，男生们总是全面地优于女生。而
且差距似乎是根本上的，这原本是我
想象中男生距离女生的差距，可事实
却是如此地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一天，上课前，忍不住心底的疑
问。你们有什么没听懂的地方么？
看着前排两个正盯着我的女孩子。

她们低下头，小小地沉默后：老
师，我们没有听懂的地方，太难了，太
枯燥了。原本因她们骄傲的心，狠狠
地被割伤了：那你们为什么还抢占前
排？还做出很认真地懂了的模样？

因为不懂，所以靠近，希望去认
知，改变自己的窘境。至于认真的模
样，我们本来就是认真的。一个女孩
子不假思索地说道。

后来，一直想着这句话，“因为不
懂，所以靠近，希望去认知，改变自己
的窘境”。是啊，他们大抵是两个极

端吧，因为什么都懂了而远离我，因
为什么都不懂而靠近我。而我，只因
为这样的错觉，对他们产生了截然不
同的印象。

从没让他们任何人挂科，一群
人，是因为他们超卓的实力；还有一
群人，是因为她们有一颗靠近知识认
知知识积极向上的心。

时光，仿佛回到了我的大学时代。
那时候，教《大学物理》的是一个

三十岁左右的女老师。我每次课前
总是抢占靠窗的前排位置，假装听
课。时间久了，与老师也熟识了，不
懂的也开始问了，做实验她也会主动
给我讲了。渐渐地，我的成绩在她点
点滴滴地关心里好了起来。

后来，我问她：为什么当初就会
给予我那么多的关心？她说：每一颗
试图靠近知识的心，我们都没有理由
让它枯萎。

终于明白了，那群什么都不懂依
旧靠近我的女学生，还有曾经什么都
不懂依旧坐着前排的自己。只因为，
我们都有一颗柔软的求知心。尘世
里，总有一些疑惑与困难，阻在我们
前进的路上。不要怕，只要我们去靠
近，去认知，就会得来一个美的结局。

■倪祖敏 文

去妇联闲逛，见工作人员在劝
说一位农民工不要离婚。然而，任
凭怎么劝，这位年轻人就是不松
口。他表示，死活也要离，哪怕再拖
几年也不在乎。

年轻的农民工来城里打工已有
好几年了。老婆在老家带着孩子，
苦苦撑着这个没有顶梁柱的家，每
天风里来雨里去，种着收不了几个
钱的那几亩农田。然而，由于两人
长期分居，耐不住寂寞的年轻人与
一起打工的一位女同事好上了。这
位女同事一个人长期在城里打工，
两年前离了婚。一个单身女和一个
长期分居男朝夕相处在一个单位
里，在工作、生活上互相照顾。结
果，日久生情，擦出了火花，两个人
渐渐地难舍难分，粘在了一起。

算上这次，在打工的农民工中，
因夫妻两地分居造成的离婚，妇联
已经接待调解了二十多对。情况都
很简单，有的是男人有了外遇，有的
是女人出了轨。其实，离婚的事现
在多得很，也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
的。可是，这些贫贱夫妻本不该、也
不会走到今天的这一步。这都是长
期以来两地分居，情感荒疏才导致
的感情疏远与冷落，最终走向了家
庭破裂。

背井离乡，进城打工，无非是为
了让一个家庭过上富裕的日子，追
求美好的生活。可是，当初的梦想，
如今非但没有实现，却彻底成了泡
影。一个原本十分温馨的家庭在长
期两地分居的情况下走向了解体，
说起来，这兴许是世上最大的悲剧。

我真不知道下一个要离婚的农
民工，又会是谁？

■郭树清 文

初夏是荷花盛开之时节。我家
附近江浦公园的荷花池，那挤得满
池的荷叶层层叠叠、密密匝匝，池中
的荷花千姿百态、争奇斗艳。

清晨，是赏荷的最好时光。天
微微亮，五彩的霞光把荷叶上滚动
着的露珠映得晶莹剔透，把荷池里
静默如睡的莲花打扮得百媚千娇。
太阳刚从东方升起，七彩的阳光把
绿色的荷叶照得通体透明，在微风
中轻轻摇曳着身子，宛如舞女在鹅
绒毯上翩翩起舞。清晨的荷塘是湿
润的，弥漫在这“淡淡荷香敛秀姿，
翩翩蜂蜓舞琼枝”的意境中，凉意久
久不散。

夏日雨后的荷花是最美丽的。
夏日的雷阵雨就像一只神秘的蝴
蝶，来去匆匆。在这电闪雷鸣、风呼
雨注时，满塘的荷叶紧紧依偎，相互
支撑，与风雨抗争。待到雨过天晴
时，这荷花又铺开田田的叶子，花枝
间蝶儿蜂儿在舞之蹈之，蜻蜒贴着
荷叶飞来飞去，不即不离，荷花飘逸
着一股幽幽的清香，直入心脾。沿

塘两岸，杨树青青，绿荫匝地。塘水
清澈见底，小鱼小虾成群地游荡，在
荷下唼喋有声，不时地把嘴露出，惹
人喜爱。

夏日里的荷花，像一块“绿玉”
镶嵌在荷塘，它绿得层层叠叠，绿得
无边无际，绿得触目生凉，绿得照人
如濯。现代医学研究发现，在宁静
芬芳的花丛中，人们神经的紧张和
视觉的疲劳容易消除，还有利于中
枢神经系统的调节而改善机体的各
种功能。常常坐在空调间里的大都
市人们，不妨到荷花池，或闻闻荷
香，或品品莲子，或在月色如水的夜
晚，悠悠然散步在池塘边，月光静静
地泻在荷叶上，青雾飘浮在荷塘里，
听听虫鸣，感受一下月色下荷花别
样的迷人神韵，体验着与众不同的
夏夜风情，恍入梦境，顿觉凉意丛
生，让你在视觉、嗅觉和感觉上获得
一种超然的享受。

荷花自古就受到人们的喜爱和
追捧，寄托着人们心中洁身自爱、不
同流合污的高洁追求。那荷，硕大
无朋的绿叶，白玉般的花瓣，金丝般
的花蕊，清香淡出，卷舒天真。让我
豁然明了荷花的空灵、明净，也朗悟
了佛何以用莲为座，佛国何以称为
净土了。

■刘希涛 文

旅游大巴向高雄进发，我们一行
来到了邓丽君纪念馆，该馆由前后两
部分组成。前馆以影视和照片介绍
邓丽君的出生、成长以及歌唱事业的
发展过程；后馆则为实物展示，基本
保持了邓丽君生前的模样，可以说，
这儿就是邓丽君的“家”了。

走进邓小姐的闺房，处处可见她
的照片和穿过的衣裳，用过的皮包以
及登台表演时戴过的首饰等，耳边传
来的依然是那甜柔的歌声。

最早听说邓丽君，是在上世纪70

年代后期，我在上钢二厂第一轧钢车
间工作期间。车间每逢大修，都是一
场重大战役，现场设有广播站，由我
负责。除播报检修进度和好人好事
外，大喇叭里反复播放的不是样板戏
就是革命歌曲，都是给大伙儿鼓劲
的。那天，我上夜班，突然有个身影
闯了进来，冲着我就喊：“你能不能换
点新花样放放，这些硬邦邦的东西，
震得人耳根子疼……”我看清了来人
是小钱，一个音乐发烧友，便急忙调
轻音响，同时向他耸了耸肩胛，做了
个无可奈何的动作。是啊，当时“四
人帮”粉碎不久，除了播放这些，还

能播放什么？小钱见状，狡黠地向我
眨了眨眼睛，凑上来告诉我，他有盘
从香港带进来的盒带，是台湾歌星邓
丽君的歌，问我想不想听？我几乎不
假思索地点点头，小钱很高兴，让我
下班后跟他一起回家。

于是，在他居住的小阁楼上，我
第一次听到了那宛若天籁的声音：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
在春风里。”极富感染力的歌唱和长
年听到的革命歌曲有天壤之别，似清
风拂过宁静的湖面，印证了“此曲只
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

在邓丽君纪念馆，听着她的歌，
看着她的遗物，睹物思人，我仿佛看
见她从天边走来，娉婷依旧，温馨如
故。走出邓丽君纪念馆，我期待那

“一幕重新升起的舞台”上，走出新的
更多的邓丽君。


